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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笔

楚水 周
刊

□郭亚群

劲爆的电子音乐将周围的喧嚣隔
绝，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随着旋律跳动
着。汗水的侵袭，让我的鼻梁已无法承载
那副沉重的木质眼镜，索性扔到一边。此
刻的我，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清，仿佛
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安全而隐秘。

对面，灯红酒绿，每一盏灯都氤氲出
无数道缥缈的光圈，光圈与光圈彼此渗
透，彼此交融，像盛满泪水的彩色泡沫，
模糊而暧昧。

灰色的布艺沙发有着砂砾般的触
感；青蓝色的墙壁上有灯光照射下形成
的淡紫色光晕；面前那座木质的茶几上
放着一只白瓷香烟缸，里面几根寂寥的
烟蒂东倒西歪着；那台不算太大的老式
电视机里放着不知所云的新闻，声音很
小，我几乎听不见。我将头倚靠在他的
肩，发尾自然地耷拉在他的脖颈，清晰地
听见他轻微而均匀的呼吸。那件深褐色
的毛衣上有阳光的味道，我的脸颊可以
感受到毛衣纤维的悄然抚摸。我们以这
样的姿势互相依偎着，像一尊连在一起
的雕塑。他右手的食指一直在轻轻摩挲
着我左手的小拇指甲，指尖传来的淡淡
烟草味在空气中若有似无，彼此半个手
掌是重叠的，掌心传来的温暖以及食指
指腹的柔软在我的心底慢慢漾开来，辐
射到全身。他点燃了一支烟，一切变得更
加的迷蒙而虚幻，我揉揉眼睛，他的脸在

烟雾的背后模糊不清。
对面亮起的灯越来越多，色彩变得

更加饱满而丰富，像一幅抽象的水粉画，
没有主题，没有设计，不过是一只神秘之
手随意泼洒着，色彩与色彩交融得却是
那么的理所当然、恰如其分。又像无数的
烟花同时绽放后的定格，没有喷张和热
烈，相反，是时间停止的静谧与安宁。

不敢深呼吸，深怕一个重重的呼气，
就会让眼前的一切如玻璃城堡般碎裂。

“咔嚓”一声后，心中有一种盗蜜者般的
窃喜。可是，这样的窃喜持续了不过几秒
钟，手机屏幕上是凌乱不堪的店铺和霓
虹灯，它们各自独立，毫无章法——现实
的俗一下子将虚幻的美冲击得体无完
肤。那一瞬，我竟然有些想哭。

就像那个无数次出现在我梦里的男
子，我记得那张有着砂砾触感的布艺沙
发、有着紫色光圈的青蓝色墙壁、播放着
新闻的老式电视机，甚至记得那若有似
无的烟草味，却始终记不起他的脸。宽厚
的肩膀、深褐色的毛衣、温暖的右手成了
一个个碎片符号，在脑中怎么拼凑也无
法完整。可即便是这些星星点点也会随
着黑夜的离去而破碎、消散。

音乐戛然而止，跑步声、嘶吼声、汽
笛声、机械的击打声倏忽涌入，戴上眼
镜，对面的老街变成了手机里的模样，杂
乱无章、俗不可耐。

当我们的大人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在我们小村子里，除了个别富裕户外，
一般庄户人家住的都是些草房子。土墼
墙、槐树梁、毛竹架，麦秸草屋面。有
三间的，有两间的，更多的是些丁头
府。丁头府可不是什么府，它其实仅是
间狭窄的小草屋。丁头府往往躺在南北
向的小河边。临河的一边留有一扇窗
子，南头开一扇门。说是一扇窗户，就
是土墙上留个一尺见方的小洞，刚好够
一个小孩子伸出头去，在夏夜遥望那神
秘的星河。小窗子春秋总是开着的，冬
天的时候，给小窗户塞上一把穰草，就
算是关上窗户了。关上窗户后，屋里的
光线更加昏暗。这时人们吃饭呀，拿针
钱呀，搓草绳编蒲鞋啦，就只好坐在门
槛上。这大概就是我们乡下的孩子喜欢
捧着碗蹲在门口喝粥的缘故吧。我们的
大人们那时一定有一个美丽的梦，能拥
有一扇玻璃窗户该多好呀！早晨，麻雀
啄着玻璃叫醒他们；风雨来了轻轻地关
上。美是美极了，可在那时，毕竟还只
能是个美梦。再说那门吧，约摸一米
高，半米宽，用家前屋后的杂树做一个
门框。门为什么不能开阔一些，大概是
怕杂树门框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门框
的一边扣着一扇笆门子。笆门子，就是
用芦柴编织起来的柴门。门虽说是柴草
编的，但选用的是壮芦柴，编织得又
紧，也能用上三五年。农人们对芦柴门
的爱惜有时胜过爱孩子，小孩子进进出
出，大人都要叮嘱不要弄坏柴门。如果
打打闹闹，弄断了几根门上的芦柴，那
是要重重地打几下屁股的。柴门上有时
也象征性地挂一把锈锁。锁不锁，其实
也无所谓，家徒四壁，谁来偷你一屋子
的清贫。

土改以后，庄稼人有了自己的土
地，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置办完风车
和木船以后，人们纷纷告别了丁头府，

住进了砖头墙根基的，有梁有柱的三大
间的房子。虽说屋面还是用麦秸草盖
的，但窗户却是增多了，也阔了些，还
用杂树做成窗框，用铁丝串成窗条。有
了窗户，母亲们也可以在窗下理一理早
生了些许白发的双鬓。孩子们却不顺便
了，不能像父辈们那样睡在铺上就能把
头伸出去和星星对话了。笆门也陆陆续
续地告退了，燃成了农家热气腾腾的大
灶里的一把旺火和一缕袅袅炊烟。只是
玻璃窗户的梦还得接着做。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竟也来了一次小小的“房改”。
土墼推倒了，代之以鸽子窠或七五砖头
墙。麦秸草也用得少了些，因为屋面用几
道青瓦封了檐。再也不是一间房开一个小
窗户了，而是一溜排的大窗户。窗框也不
用杂树做了，咬咬牙，花钱买几根木头。庄
户人家也爱美，新门窗总要用桐油和荸荠
漆刷了又刷括了再刮，浓浓地“打扮”一
下。临到买玻璃时，人们还是舍不得。好在
那时农业已经使用聚乙烯塑料布了。窗户
上该安装玻璃的地方，钉上白塑料布，倒
也有些透明。风雨来了关上，早晨醒来推
开。大人们知足了些。还想怎么样呢，就差
一块玻璃吧。

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庄户人也
越发不安分起来了。先是拆掉“鸽子
窠”，砌青砖墙的“锁壳子”。刚刚住了
几年，房子还好好的，又要翻建成两上
两下的楼房，建起了花格子的围墙，有
的还在院子里栽上几株月季花。而现
在，我们的小村子里，当初的两上两下
小楼，早已显得怯生生的了。一座座造
型各异的农家小别墅在绿树丛中露出流
光溢彩的琉璃瓦。宽阔高大的门楼，朱
红的大门，铝合金的窗子，天蓝色的玻
璃幕墙。孩子们楼上楼下欢快地躲猫
猫，垂垂老矣的父辈们用拐杖敲在褚红
大理石的地面上，那“笃笃”的叮嘱是
在向儿孙们阐述着什么理论呢！

□倪为荣

朱红大门玻璃窗

得胜湖之秋得胜湖之秋 梅立成梅立成 摄摄

前年冬天，冯爷爷病重，我去北京探
望。到医院看过爷爷，奶奶说，大老远的
来一趟不容易，在家多住几天。

第二天早饭后，奶奶说：我们今天
去颐和园吧？我们都出去了，爷爷怎么
办？我暗自思忖。奶奶似乎看出了我的
心思：医院有医生护士，还有护工，爷
爷不会有事的，我天天呆在医院里，都
快闷死了，你陪我出去散散心吧？见我
点头同意，她拿出两只水壶，装满热
水，她把那只大的挎在我肩上，自己挎
了一只小的。她看了看我的脸颊，说北
方天气干燥，你从南方来，怕不习惯，
要多喝水。

这里景致好！那里拍照片好！她成了
我的导游兼摄影师。她用手机给我拍照，
我拍照时她就帮我拎包，有时她也请游
人为我俩合拍，要我回去打印出来寄给
她，可是由于我的懒惰，她没有看过我俩
的合照，这成了我心中的憾事。

我们是从北宫门进的颐和园。正是
严冬时节，苏州街的河面结了厚厚的冰。
奶奶带着我沿着临河曲折的石板路，上
上下下几乎走遍了每一个店铺，我们重
新登上三孔桥时，她的额头沁出了细密
的汗珠。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是粗心透
顶，只顾贪看美景，忘记了她已是73岁
的老人。昆明湖畔，夕阳斜照，远处的山
峦逶迤起伏，十七孔桥宛若飞虹，走着走
着，我全然不觉与奶奶走散了。在大戏
楼，我突然想起：奶奶哪去了？想打个电
话给她，可是手机又没有电，我一下乱了
方寸，像个无头苍蝇四处乱窜，终于在佛
香阁看见了她。她坐在入口处的椅子上，
眼巴巴地望着来来往往的游人。我怀着
歉疚，叫了声奶奶，她转过头咧开嘴笑
了。她问我吃饭了没有，我摇摇头，她赶
紧从包里拿出一捧吃食：快五点了，饿坏
了吧？快吃！她没说一句抱怨的话，没有
一丝责备的眼神。

我回来后不久，爷爷去世了，她把爷
爷的骨灰送回了老家。一见我，就抓着我
的手：丫头，你怎么啦？这么瘦！我说我减
肥。她蹙紧的眉头舒展开来，嗔怪道：多
大个人了，还减肥，以后不许吆！后来我

每次给她打电话，她都叮嘱一句：不要瞎
减肥，身体要紧。前些日子我跟她通电
话，她说她血糖不高，血压不高，每天早
晚带着小白（她养的小狗）遛弯。她问我
什么时候再来，还有好多地方要玩呢。我
说等我退休就跟你住一阵，天天陪你逛，
就怕你嫌烦。她咯咯笑了：不嫌烦，高兴！
我并不是哄她开心，我觉得依她的身体
状况，再过十年二十年应该不在话下。

可是，我们不能履行约定了。8月 5
号凌晨，她突然悄悄地走了，她不能陪我
爬长城、游北海了。按照她生前的愿望，
她被送回了老家。我乘车来到小镇，在她
的老屋前徘徊许久，我不忍见她躺在冰
冷的盒子里，不忍见她毫无生气的脸。屋
内传来忧伤的唢呐声，我鼓起勇气进了
屋子。低垂的黑色布幔，刺目的白色奠
字，一层薄薄的玻璃将她置身于另一个
世界，我看着她苍白的面庞，泪水无声滑
落，在那一时刻，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
我双膝下跪，弯腰深深地给她磕了三个
响头。

诀别的时候到了，殡仪馆高高的烟
囱升起一缕青烟，飘飘袅袅，直达苍
穹。奶奶，您的魂灵到了天国了吧？从
此，您遨游在苍茫的天宇间，与日月星
辰为邻，清风雨露为伴。我们把奶奶的
骨灰送到了墓园与爷爷合葬。带着不
舍，离开了。

汽车行驶在公路上，两旁绿树缓缓
后退，一片树叶从后面飞过来，在车窗旁
盘旋飞舞，是奶奶化成树叶跟我们道别
吗？树叶飞走了，它穿过了树丛，越过了
河流，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我想起了《绿叶对根的情谊》这首
歌，生命是一棵大树，每个个体都是它枝
头的树叶，随着光阴的流转，树叶萌发、
繁茂、枯萎、凋零，最后回归大地，化为泥
土。树叶虽然没有了，但是根还在，到了
来年必定生机盎然，而新的树叶必定重
复前辈的故事，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她的儿媳在朋友圈发了一组老人生
前的照片，或行走，或劳作，照片中她都
笑意吟吟，亲爱的的奶奶，在天堂您一定
也快乐无忧。

□周桂芳

秋天的落叶

虚 幻

一、招聘计划及范围
通过公开招聘管理运营机构，对“兴化市残疾人辅具展示厅”

进行委托管理和自主运营。招聘范围为兴化市内范围。
二、报名要求
1.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注册登记；
2.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有上级主管部门；
3.一名以上人员持有中残联与人社部颁发的辅助技术工程

师证书；
4.评估测评和记录工具等。
三、服务内容
1.负责兴化市残疾人辅助器具展示厅日常运行。
2.配合兴化市残联进行康复知识及辅助器具知识宣传。

3.接受本地区残疾人关于残疾人辅助器具等方面的政策咨询及
相关业务知识的咨询，为残疾人辅助器具需求提出专业的适配建议。

4.按省残联相关要求对辅助器具展示厅的陈列产品进行维
护保养，按要求摆放到位并保持展示厅清洁整齐。

5.残疾人康复机构等级认证通过省、地市残联认定的辅助器
具服务机构一级以上康复机构（运行半年后）。

四、报名地点及时间
兴化市残联康复部（水乡路136号）。
联系人：徐松林，电话：83242198、13815911016。
报名时间：9月26日—10月10日。

兴化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8年9月25日

公开招聘兴化市残疾人辅助器具展示厅管理运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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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骐

子 聪
好友董宁文，独自一人不声不

响主编一本《开卷》杂志，快有20年
了。

《开卷》在读书界名气很大，稍
有点年纪的读书人大都知道，也都
喜欢。

《开卷》每月一期，每期的压轴
篇是署名子聪的“开卷闲话”。子聪
乃董宁文之笔名。其闲话则记录出
刊前一两个月内一些重要的读书或
与出版机构互动的活动，以及一些
书人近况、新书资讯，等等。

与宁文交往一段后方才知晓，
子聪其实是他爱子之名，被他顺手
拿来用了。《开卷》2000年创刊时，他
儿子才4岁，儿子和一本本的《开卷》一块儿
长高、长大。

不久前获悉，可爱的子聪已大学毕了业。
所学专业为广电编导，照理该去电视台这类
单位的，可小家伙却独辟蹊径——应聘去了
省城一所重点幼儿园，做了体育老师。从中学
到大学，子聪打得一手好篮球；每逢寒暑假，
一些少年篮球班就来请他去当教头。

只是在宁文早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见过子
聪的照片——那是2000年9月，老诗人流沙
河夫妇受邀江南游，曾至南京宁文家中作客，
和他们全家有过合影。其时小子聪还5岁不
到，眉清目秀，一副聪明伶俐的模样。

一晃，这照片里的小人儿都已当起了“孩
子王”——他要把自己强身健体的本事，手把
手教给娃娃们，让他们将来个个成为“子聪”
呢。

遇见而后发现
两年前，王峰在江苏文艺社出了一本散

文集：《旧时光里的小团圆》。记得书刚从印厂
运到出版社，我就近水楼台在该书的责编王
昕宁手上拿到了样书（这个时间比一般读者
通过网购而得书估计至少早了一个月）。坦白
地说，我是通过这部书重新认识了王峰。之前
对他只是一般性的了解，知其毕业于南京大
学，在一家晚报做编辑记者已有了些年头，对
工作十分敬业，而这本书则让我充分领略了

他的才华，以及他在同龄人中明显高出一筹
的敏锐、沉着与厚重。

当时读了这本书，没有谁来要求我，也不
是哪家报刊约稿，但我就特别认真地写了篇自
以为有点深度的读后感（文章里说到了作品的
意义和价值）。当然我无先知先觉，写文章的时
候并不知道这本书后来会获奖，而且是省级大
奖——紫金山文学奖。对一个30多岁刚刚出
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的青年作家而言，这是一份
了不起的殊荣，自然也是一种无需再作任何注
释的认可与肯定。当我知道他获奖的消息后，
不只是为他高兴，甚至还有几分小小的得意，
为自己这双已然昏花的老眼。

呵呵，是不是有点扯远了？我想说的是，
两年后的今天，我又把这本书从南京家中带
到了盱眙乡间我度假的这所小屋里。伴着窗
外的秋虫唧唧，我在灯下读王峰的这本书。好
文章我认为是经得起读的，每回读都有可能
读出点不同的味道来。比如此刻我翻到了书
的第106页，读的文章是《遇见一座桥》。作者
写一次出行的返程。几个“老男人”，不走高
速，而“故意选择一条老路”，继而在老路上所
遇见的种种——农用摩托车。直直的梧桐树；
秋收秋种已近尾声的田野；小镇上熙熙攘攘
的人群和他们脸上殷切的笑意；然后“看到了
一座古桥”，一座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的有着500年历史的古桥。在接下来不到一
千字的篇幅里，王峰给读者绘制了一幅底色略

显灰暗，而对比度却异常强烈的油画。古桥与
“上面车流如梭”的另一座新桥比肩而立，幽居
于“不为人注意的角落”“上面爬满灰尘和青
苔”。它的破败、斑驳与周边的“勃勃生机”形成
极大的反差，唯有“那连拱的九孔，模糊难辨的
狮像”，似乎在提醒人们“足以荣耀的历史”。文
章最后落墨于“我们”对古桥审视并感知后的
唏嘘与感叹——突然感到了一种“冷意”。这正
是此文出人意表的“发现”之处，即写出了历史
与现实碰撞而生的尴尬、无奈与落寞，还写出
了“旧时光”的无法挽留，和轰鸣而来的新时代
带给世人的疏离、陌生与仓皇。

由“遇见”而“发现”，因此有了这篇文
字。我今日拿这篇文章说事，其实是另有文
外之意。朋友们都知道王峰有一个特别可爱
和伶俐（还有点古灵精怪）的女儿，已经7
岁了。是王峰给她取的名，叫王遇，遇见的
遇（我太太最初听到这个名字，和发生在这
个孩子身上的一些趣事，喜欢得不行，还专
门写了篇小文）。接下来的故事是，王遇在不
久前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弟弟。我特地问了
王峰，给二宝取了个什么名？他微信里告诉
我，叫王现，发现的现。

给孩子取名还真是一门大学问哩，你看，
先有“遇见”，而后才有“发现”，这是一个多么
自然而有趣的递进关系。不是所有人“遇见”
了，都能“发现”，而我的忘年交朋友王峰却做
到了，真为他高兴。

友人闲记（二题）

水浒园水浒园 杨桂宏杨桂宏 摄摄

乡里农家，每户都有
一个粪坑，也叫茅坑。粪坑
置于自家屋后或山墙边，
也有的设在离自家不远的
河岸边，这既为了平时方
便，也便于挑运粪水。

立春过后，春耕大生
产拉开序幕，生产队会安
排一部分人挑粪。

挑粪的工具有四样：
扁担、粪桶、粪舀和农船。
那时的粪桶皆用木板箍
成，笨重。粪舀也是用短木
板做的，安装在一支长长
的竹竿上，手握竹柄，粪舀
也是重实实的。

生产队挑粪，常常是3
至4人一组。农船扣在庄前
或庄后的水码头上，先用
粪舀将粪坑中的粪水舀
起，装入粪桶，再用扁担将满满的一担粪挑到
河边的农船上，倒入船舱。

舀粪简单，通常是年长的男人或女人，也
有年轻的姑娘；挑粪桶的，则是有力气的男劳
力。粪水较臭，一直低头在粪坑边舀粪，搅动起
来的粪液更是又脏又臭。起初，刚从学校毕业
就参加劳动的女孩从心理上无法接受这活计，
但慢慢地便适应了。

挑粪的也不容易，担程近的几十米，远
的有上百米。满满一担粪有上百斤，挑在肩
上，走起路来小心翼翼。不是他们惧怕臭
味，而是担心迈着的步子稍有不稳，粪桶里
的粪液会晃荡起来，溅出桶外，溅到巷面上
或是路人身上。挑粪的人从来不将粪水的臭
味当回事，反而觉得这粪担中的臭味理所当
然，本该如此。在乡村，你绝不会看到一个
挑粪担的人戴口罩。

挑粪，须挨家挨户地清理，这户人家的粪
坑挑完了，一帮人再转移到另一户。每户人家
的粪坑里的粪水都属于集体所有，不允许将粪
水挑往自留地。因而，每到挑粪的当儿，每家每
户的粪坑几乎都是满满的。

各户的粪坑挑完了，还是不能满足生产上
的需要，于是，生产队组织劳力去县城挑粪。

这儿离县城有30公里的水路，去县城挑
粪也是用船，或用篙子撑着去，或是摇橹去，或
是挂着白帆去，一个来回往往四五天。白天挑
粪，晚上睡在船头或船尾的压舱里。

县城里的粪是托了熟人由清管所（环卫
所）安排的，挑一船的粪，缴给清管所的人10
块钱。县城就那么大，公共厕所有限，全县有那
么多生产队涌到县城挑粪，没有熟人哪里找到
粪挑？

在县城挑粪，对于刚出校门的男青年来
说，最害怕的，是遇见同学或其他熟人，挑着粪
担，常常像做贼一样低着头，眼睛紧紧盯着脚
下的路面，不敢抬头看人。

乡下人朴实，挑粪时，看到城里人掩鼻而
过或是退避三舍的情形，心里顿生不安，生怕
自己的粪担触碰到他们。那时，好多干部是从
农村调到县城的，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若是
在机关公共厕所挑粪，搅得臭气熏天，他们还
不停地安慰：“没事没事，没有大粪臭，哪有五
谷香？你们放开步子挑……”

在城里挑粪，最大的麻烦是担距远。有时，
农船停在老轮船码头，有时停在备战桥下，有
时停在西门的河边……无论停在哪儿，都要到
新华电影院、老县政府、老兴化中学等附近挑
粪，这里人多粪也多。但这里是县城的中心，一
担粪，一个来回，足足两里多路。在人来人往的
县城街道上挑粪，最忌讳将粪担停在路边歇
气，怕臭气熏人啊！于是，挑粪担的人自个儿会
换肩挑：先将扁担压在右肩上挑，右肩上酸疼
了，再将扁担在头颈后面打个转，移到左肩膀
上。一担粪一口气挑到农船上，早已大汗淋漓
了。

粪船装满，撑到秧池田边，仍由原班人马
将船舱里的粪水一担一担地挑上岸，再用粪舀
戽到田里。没几天，河水一上，秧池畈做好，吐
着白芽的稻种便落在了这肥沃的苗床上。若是
隆冬时节给麦子施越冬肥，生产队会组织全体
男女突击挑粪水。尽管寒气袭人、臭气扑鼻，但
丝毫不妨碍人们干活的情绪，有在船上舀粪舀
水的，有来来回回挑着粪担的。麦田里，姑娘们
不再自卑与不安，熟练地将一舀舀粪水洒向麦
苗。

□沈海波

“素衣行者”反嘴鹬
水中穿着素白的鸟，反嘴鹬排在第一应

该是当之无愧的。
白鹭有“凌波仙子”的美誉，它们一身雪

白的羽毛，如果没有湖面上波光粼粼，湖水清
澈的衬托，白鹭的素雅很难显现。虽然黑翅长
脚鹬也有着赤色的眼睛，多多少少缀着素麻
色，但它那红红细长的腿分明和素衣没有什
么关联。而反嘴鹬则几乎完全是由黑白两色
组成的，虽然只有黑白相间的色彩，却更显得
气质优雅。

每年的初冬，这素雅可爱的小精灵从远
方飞来美丽的平旺湖畔栖息，它们在水面悠
闲地觅食，在空中迂回地飞舞，好似天女散
花，簇拥着、歌唱着、飞翔着，闹翻了平旺湖
畔，温暖了寒冷的冬天，欢乐了大自然！点缀

了这不起眼的乡村湖畔，一切都变得诗情画
意起来了。

然而此时的诗情画意却是昙花般一现，
反嘴鹬在平旺湖短暂的停留、觅食，补充能量
后，反嘴鹬将陆续北迁，飞往我们的近邻盐
城、大丰、东台的湿地去繁衍后代。

平旺湖地处里下河湿地，并不处于东亚
至澳大利亚候鸟迁徙带上，一般水鸟都是靠
海边飞行，春秋两季往返。过去，反嘴鹬难得
在江浙沿海一带歇脚，一般都是飞奔而过。如
今，里下河湿地的生态越来越好，这群小精灵
在这里停留补给，栖息觅食，翩翩起舞，给里
下河湿地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反嘴鹬为反嘴鹬科的反嘴鹬属的鸟类，
又名反嘴鸻，它在沼泽中行走，独特的上翘的

嘴，似晃动的镰刀一样向上弯曲，进
食时喙往两边不停扫动，看起来就
像在摇头晃脑。以小型甲壳类、水生
昆虫、昆虫幼虫、蠕虫和软体动物等
小型无脊椎动物为食，经常发出清
晰似笛的叫声。别看反嘴鹬个子不
大，一般身长在20到37厘米左右，
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

反嘴鹬颜色黑白分明，它那滑
溜溜转的黑瞳，顶端微微上翘的喙，
黑白相间的翅，灰色的长腿，加之头
顶那如同带了卫衣帽的一抹黑绝对

和黑白分明的国宝“大熊猫”相比美，将经典
素衣穿出了典雅高贵的气质。

“物以食聚”，反嘴鹬喜欢单独或成对活
动，但在栖息时却喜欢在食物源附近聚集，“公
寓”，一般“建”在湖泊、水塘和沼泽地带。反嘴
鹬的家庭生活非常幸福，它们选择草茂物美的
时节养育自己的子嗣，双亲轮流照顾小宝宝，
没有一方当甩手掌柜。为了安全，养孩子时也
是聚在一起，选择岸边的凹坑作为巢居，有时
弄点小石子、碎草铺垫。黄褐色的卵也起到了
隐蔽作用。为了躲避天敌，会发出一串变换声
调的声音，伪装它们飞得很快。有时母鸟会把
它的蛋下在别的母鸟的鸟窝里，甚至是别的种
类的鸟窝里，让别的鸟孵蛋。反嘴鹬的小鸟出
生后24小时之内就会离开鸟巢自己觅食。一
天大的小反嘴鹬可以走路、游泳，甚至会潜水
躲避天敌，真是一种神奇的鸟。

反嘴鹬是一种受保护的鸟。长期以来，人
们的环保意识淡薄，为眼前利益掠夺性地开
发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由于人类的活动增
加，它们的栖息地不断被侵蚀。反嘴鹬被列为

“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
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并不存在生存危机，
它们的处境比撞衫的大熊猫安全多了。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我们
应该对自然和野生动物怀有敬畏之心，关爱
之情！

鸟人说鸟


